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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丽江出发，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
路沿着金沙江溯江而上。

汽车行驶在蜿蜒的 353 国道，道路
两侧壁立千仞，山顶云雾缭绕——这就
是滇西的大山，挺拔中透着神秘和威严。

山脚下的金沙江水奔流不息，滋养
着两岸的农田、村庄、集镇。蓝天白云
下，农民忙着平整收获后的河谷土地。

经过九个小时的奔波，我们辗转来
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叶枝镇
同乐村。同乐村地处金沙江、澜沧江、怒
江三江并流腹地，其所属的迪庆州生活
着藏族、傈僳族等多个少数民族。

傈僳族人世代居住在地势陡峭的山
坡上，而最能反映傈僳族安防意识的，当
属传统民居木楞房。

木楞房是傈僳族文化的缩影，也是
民族演变的历史见证。傈僳族曾是游牧
民族，千百年来的不断迁徙，造就了其房
屋简易性、流动性的特征。迪庆州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木楞房建造不用一颗
钉子，取材于当地杉木或松木，圆木去
皮、留槽后，两端以缺口咬合，呈“井”字
形层层摞叠构成房屋四壁，一般不另设
承重木构架。“人”字屋顶覆盖木板，用木
藤或竹条栓制，压以石块。木楞房建成
后还会涂上一种红石粉水，用于防虫。

房屋整体布局呈“下畜上人”。“牲畜
是村民最重要的财产，把它们就近安置，
便于管理看护。”叶枝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以往牲畜居住在下层，升腾的热量还
有取暖效果。

房内中间设火塘，置铁三脚，用于生
火、做饭，围火塘铺三张简易床。“从前，
在火塘旁生火做饭，天气寒冷时围着火
塘烤火、休息，是一种很安心的生活。”当
地村民说。

当地村民告诉我们，每当有人家要
修建木楞房，全村都会一起出动，从备料
到完工都由村民和亲戚朋友相互帮忙。
曾经的游牧生活，造就了傈僳族人这种
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性格。

傈僳族人在木材选料上讲究“斧斤
以时入山林”，在尚未禁伐的时光里，人

们一般都会选择秋、冬两季砍伐木料。
备料前和建完房屋后，都要举行祭拜山
神、树神的仪式，充分彰显了傈僳族人对
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木楞房一般依山而建，向阳背风，多与
溪水大河相望。我们的汽车行驶至半山腰
时，往山上看去，鳞次栉比的木楞房，像一
个嵌在山坡上的巨大蜂窝。而傈僳族人，
则像勤劳的蜜蜂，世代在山间劳作、歌舞。

时值秋收，村民们穿梭于山坡和村
庄，将一袋袋玉米棒背进木楞房——如
今，大部分村民已搬到地势更平坦、生活
和作业也更便利的地块建起新房，闲置
的木楞房在农忙时节成了临时仓库。

我们遇到汉英时，她正在自家的老

木楞房里炒着猪肉，准备款待前来帮忙
收玉米的村民。“我们家的房子有300多
年历史。”汉英说，两个孩子正在读初中，
举家搬到另一处建起了新房，不仅方便
生产生活，孩子们上学也更加便捷。

像汉英家这样的木楞房，全村有
129 幢。作为典型的傈僳族木楞房建筑
代表，同乐傈僳族民居建筑群于2019年
10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木楞房居住的“硬功能”逐渐
弱化，但对其保护的力度在不断强化。

走在村子里，随处可见消防栓箱。
这是当地强化村寨消防安全的缩影。

据了解，目前村寨内建有一个消防

站，并加强消防设备配置，做到每户都有
灭火器、应急水池，水管管道全覆盖。另
有12名义务消防员对山寨日常消防安全
进行管理，定期对山寨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和处置，组织人员开展定期巡逻和消防演
练。当地还不断优化村庄规划，强化部分
功能设施迁移，如将粮草架迁至山寨外道
路旁，分散储存麦秆、玉米秆。

此外，在高温天，当地还会组织消防
员对木楞房进行喷水降温。对居住在村
寨内的农户、游客，则加强消防知识宣传
和引导，增强消防应急能力。

悉心呵护不仅完整保留了传统民居
的风貌，也招来不少游客参观。“木楞房
非常特别，是真正的‘全实木’材质，参观

之后感觉非常神奇。”几位正在村子里观
光的广东游客告诉记者。

一条公路将村寨和外界紧密连接，
但和外面的热闹相比，村庄仍是安静
的。非遗歌舞阿尺木刮的传唱，则为村
里平添了活力。

“基本上每个傈僳族人都会跳阿尺
木刮。”阿尺木刮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李碧清告诉记者。阿尺木刮，在傈僳语
里意为山羊的歌舞。

身着传统服饰“巴吉”（傈僳语，意为
棉花做的衣服），挂上鲜艳夺目的彩色

“花腊裱”（傈僳语，即斜挎包），戴上插有
象征纯洁、祝福的箐鸡尾的“壳帕腊哄”

（傈僳语，即羊毡帽），李碧清向我们即兴

展示了一段阿尺木刮。步点轻快，身姿
轻盈，唱腔洪亮。

如今，每逢春节等重要节日，外出务
工或搬迁至别处的村民，还会汇聚在村
寨，围成一圈，跳起阿尺木刮。大家踩着
同样的步点，有韵律地唱着跳着。曾经
的游牧民族，热爱大自然，更热爱生活。
酒歌、山歌、情歌，在村寨升腾起热烈欢
腾的气氛，久久不能散去。

离开村庄时，夜色渐浓。我们的汽
车行驶在山路上，远望山上星星点点，耳
畔隐约传来一段段阿尺木刮，高亢苍凉，
一如滇西的大山、奔腾的三江。

（本报记者 陈黎明 云南日报记者
黄立康 张帆）

在迪庆同乐村感受傈僳族传统民居——

木楞房里，阿尺木刮在传唱

同乐村的木楞房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山坡上。 本报记者 张孙超 摄

巫山是什么？何处是巫山？从白
帝城颠簸近 70 公里前往巫山县的盘山
路上，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的队员们
一直在思考这两个问题。

在璀璨的长江文明里，“巫山”是浸
润着巴渝文化的一颗明珠。这里有朝
云暮雨的山水底色，有缱绻浪漫的神女
文化，有喷香的烤鱼和嘹亮的抬工号
子。如果说这是诗意的巫山，那么龙骨
坡遗址“巫山人”的发现和大溪遗址所
代表的大溪文化，则还原了一个落在实
处的巫山。

我们正立足于群山环抱下一块平
坦的小盆地内，这个面积百来平方公里
的小镇叫庙宇镇。眼前密林中依斜坡
而上的罩形建筑，就是巫山龙骨坡遗
址，也是迄今为止欧亚大陆时代最早、
内涵最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址之一。入
口处的墙壁上挂着手套、标尺卡、米格
纸、测距仪等工具，坡地上是大大小小
的探方坑，考古队员用细线把探方坑划
分成一个个小方块，并在每个方块的右
上角贴了标注。凹凸不平的岩壁和土
层之上，“东亚型人的原乡 史前文化的
远点”的标语清晰可见。

在这个几层楼高的洞穴里，保存着
180万年至248万年前丰富的古人类与
古生物遗存、古环境信息。据不完全统
计，自 1984 年以来的四阶段发掘，龙骨
坡遗址共采集到哺乳动物化石 116 种，
这是迄今东亚地区相同层位中发现的最
为丰富的化石动物群。其中出土的哺乳
动物化石组合被称为“龙骨坡动物群”，
也是中国华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早更新
世早期哺乳动物化石群。此外，还出土
了上千件人工痕迹清楚的石制品，类型
主要包括砸击石锤、石核、石片、砍砸器
等，为探索三峡地区早期人类的技术模
式和行为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

让龙骨坡名声大振的，则是 1985
年发掘出的“巫山人”下颌骨。这枚距
今约 204 万年的化石，是东亚地区迄今
为止出土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比元谋人
还早30多万年。

围绕这段下颌骨，学界对于“巫山
人”是人是猿的争议也绵延了长达 40
年。由于发现的“巫山人”化石材料太
少，仅有一小段下颌骨和两枚牙齿，加上
牙齿的形态学特征有一定程度的原始
性，因此有学者认为，它应属于古猿类。

在现场铲子敲击土石的脆响和工人
们忙碌装袋的身影中，我们看到一位老
者正坐在探方坑边的台阶上，时不时用
笔在本子上记录，并指导着年轻的考古
队员。他正是 92 岁的中科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巫山人”“蓝
田人”“和县人”的发现者黄万波教授。

每一轮发掘，黄万波都会亲自来到
一线。去年8月16日，龙骨坡遗址第五
次发掘启动，这是时隔十余年再次启动
主动性发掘的重要探索，发掘面积达30
平方米，黄万波再次带队开展发掘工作。

和古人类研究打了 70 多年交道的
黄万波，日日与看似枯燥的黄土和石灰
岩作伴，但提起考古，他眼睛发亮，向我
们娓娓道来。“如果此次发掘能找到上
颌骨或者头盖骨碎片，就可以根据碎片
厚度及弧度，进行科学复原，然后获取
头盖骨主人的脑容量。脑容量高于
500 毫升，就是人；低于 500 毫升，就是
猿。如果发现股骨，就能判断是否是直
立行走，这都是‘巫山人’是否是人类的
重要依据。”他希望能够在此次发掘中
采集更多古人类化石和石器，锚定“巫
山人”在人类演化历史上的位置。

“巫山人”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黄万波带我们来到“最后的晚餐”模型
前，大量食草类动物的前、后肢骨被摆

放在一起，上面没有食肉动物的咬痕，
周围还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石制品，充分
体现了一种人类特有的行为，即将狩猎
物运回住地以满足多样化的需要。

于是，一幅“巫山人”的生活场景跃
然眼前：长江三峡一带的山水间，“巫山
人”在林间河畔采食、攀爬，用简单的石
器等打猎，并将大型动物的四肢砍下，
带回居住的洞穴中食用。

“如果说我们以人的行为方式来衡
量文明，那么 200 万年到 250 万年前已
经有了人的活动，而且其行为方式已经
具备了文明的萌芽。”在黄万波看来，这
是中华文明最早的一点点曙光。他认
为，龙骨坡遗址为揭示人类发展进程、
实证三峡地区百万年人类史提供了更
丰富的材料，学术意义重大。

在考古遗址现场，黄万波不停地带
着我们参观挖掘出重要遗存的点位，他
活跃的思维、矫健的身姿，让人丝毫看
不出已年过九旬。当被问及 70 多年来
坚持在考古一线奔走最大的动力在哪
里，黄万波给出了两个字——“好奇”。

当两百万年前疑似古人类的遗存
和现代考古学家的好奇偶遇，我们期待
着来自巫山的星火划亮长江文明史的
整片星空。

（本报记者 潘璐）

在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92岁考古学家引领我们——

穿越两百万年，与“巫山人”约会
在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92岁考古学家引领我们——

穿越两百万年，与“巫山人”约会

黄万波向记者介绍巫山人“最后的晚餐”所在地。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如果说一座城市有灵魂，那么安
庆的灵魂就是黄梅戏。”黄梅戏表演艺
术家韩再芬，在她的再芬黄梅公馆，和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的队员聊了安
庆和黄梅戏的故事。

200 多年前，四大徽班就是从这里
入京，最后发展成京剧。

“梨园有一句话叫‘无石不成班’，
这‘石’说的就是安庆石牌镇。”韩再芬
说，“石牌镇曾经有 600 多处戏台。很
多戏曲名家：程长庚、杨小楼，都在这里
唱过戏。”

来到安庆，刚好赶上第十届中国
（安庆）黄梅戏艺术节。这个持续了 32
年的盛大节日，让戏曲氛围渗透进这座
城市的每个角落。就在我们入住的酒
店大堂，进门就能看到巨大的海报和演
出节目单，当天的重头戏是《女驸马》。

一进再芬黄梅公馆，就被它的雅致
惊艳，是那种能晒朋友圈的“出片感”。

剧场外被设计成展示馆，韩再芬从
10 岁学艺到名震江湖，各个时代的照
片挂满四壁。

最醒目的是她的原创代表作《徽
州女人》的大幅剧照；最有趣的则是书
架上摆放的戏装玩偶，看着像是一套
盲盒。

走进小剧场又被惊艳到。舞台布
置审美拉满，台下是舒适宽敞的卡座。
坐下品一杯茶、看一出戏，立刻就有了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那味儿。
舞台上都是年轻演员，副馆长余江

平告诉我们，这里是年轻人的练兵场。
“树上鸟儿成双对”“为救李郎离家

园”，正在熟悉的曲调里看得津津有味，
韩再芬老师回来了。

因为艺术节，她接待了几波嘉宾，
回到公馆时已经满脸疲惫，但是坐下喝
了口茶，关于黄梅戏的话匣子一打开，
又精神起来，竟然滔滔不绝讲了 1 个多
小时。

“安庆这个地方，文化非常深厚，也
特别美丽。山有天柱山，水有长江，还
有很多湖泊。我这个公馆旁边就是菱
湖。”韩再芬说，“黄梅戏在这样一个土
壤里成长起来，能走到今天是一种必
然。”

韩再芬喜欢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感
觉，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她，叫一声“韩
老师”，“但不是把我当明星，而是当家
人。”

在韩再芬的理念中，剧团就是一个
家庭，黄梅戏和安庆是不可分割的。她
曾有很多机会离开。20 多年前《徽州
女人》轰动京城，3 年就演满了百场。
彼时有不少单位向她抛出橄榄枝，但韩
再芬没有去，一直守在安庆。

“因为我觉得戏曲文化，是需要环
境和土壤的。”韩再芬说，“200 多年前
徽班进京，为什么能发展成京剧？因为
那时候的老百姓，没有别的娱乐方式。
现在不同了，人们有太多选择。我们怎
么吸引大家？在一座城市，把一种文化
做成它的标志。让所有的人都认为，有

了这样一种文化，这座城市就有了灵
魂。想看黄梅戏，就得来安庆，我们就
是天花板。”

韩再芬确实做到了。她的再芬黄
梅公馆，如今是戏迷朝圣的地方，许多
人会坐高铁、打飞的来看。

其实这里就是韩再芬待了一辈子
的地方。从 10 岁开始，她就在这里
学戏。

“这就是从前的剧团，我在这里吃
百家饭长大。”韩再芬说，“后来我把它
慢慢改造成现在的样子，有了咖啡厅、
展示厅。10 多年来培养了很多年轻演
员，我带他们每年去国家大剧院演戏，
去国外演戏。”

她和 200 年前的前辈走出了相反
的路线。

“我们不用进京了。就在安庆，守
住黄梅戏的根脉，然后通过互联网把它
传播出去。”韩再芬说。

除了再芬黄梅公馆，菱湖旁还有一
个大剧院，安庆师范大学开设了黄梅剧
艺术学院，韩再芬任院长，这些共同组
成了安庆黄梅戏文化生态。

“把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做好了，
它就形成良性健康的循环。一种戏剧，
能够跟这座城市如此相融，在全国好像
也很难找到。”

就像她给安庆创作的《一座黄梅
城》里唱的：“满城尽是戏中人，一曲黄
梅调，谁人不知是安庆。”

（本报记者 郑琳）

在再芬黄梅公馆对话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一曲黄梅调，谁人不知是安庆

再 芬 黄
梅公馆《女驸
马 》演 出 剧
照。

本报记者
杨朝波 摄


